三秦楷模｜陈士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我要在科研道路上做出一份成绩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是1956年3月陈士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的一句话。入党60年，他始终践行着自己最初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他一生对党忠诚、严以律己、爱岗敬业、勤勉质朴，为航天大国梦鞠躬尽瘁，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教育事业的深情厚爱。
2016年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陈士橹先生在这天因病去世，一颗“航天之心”停止了跳动。
为航天而生，又逝于航天日……陈士橹先生的“毕生航天情”，在他去世近两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所有人动容。
立志报国 矢志航空航天事业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
1959年，一项新的使命悄然等待着他去完成——创建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宇航工程系，这是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首批院系。从航空到航天，一字之别，却是从零开始。当时，国内高校中没有有效经验可以借鉴，为不负重托、做好筹建工作，陈士橹和同事专程赴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取经。在筹建宇航工程系的日子里，陈士橹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忙碌。为保证第二天正常上课，陈士橹经常备课到深夜。
1959年底，一个新的专业在西工大正式成立了。宇航工程系建系之初，最短缺的是教材，当时很多专业课程只能靠讲义或讲稿。面对这种现状，陈士橹带领教研室教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于1961年编写完成并应用于教学。自那时候起，陈士橹根据专业教学需要，精心策划宇航工程系各专业的教材建设。1964年，陈士橹又亲自编写了教材《导弹动态误差》，这本教材成为后来飞行力学专业的范本。
不忘初心 坚守大国航天梦
正当西工大宇航工程专业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冲击，使这个关乎国防事业发展的新专业面临被“撤并”的危机。
那时，陈士橹正满腔热忱地倾心于宇航工程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他从事宇航专业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已经四五年了，也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取得了初步成效，教育教学、科研工作驶入了快车道。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亲手创建该专业的先驱者们感到百般不解。
从没和人红过脸的陈士橹坚决不同意撤并，甚至在学校领导面前拍了桌子。“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撤了宇航工程专业，导弹事业将蒙受巨大损失，对于国家航天事业和安全都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一定要撤，那么我只好卸任。”顶着巨大压力，陈士橹据理力争。
“撤并”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持续了10余年，在宇航工程专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系主任的陈士橹四处争取，为保留宇航工程专业奔走呼吁。他坚定地认为：航空和航天两者在学科上的差别很大，要研究的东西也很多。而且，从国防建设的高度看，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航天事业肯定是不行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陈士橹和学校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加上钱学森的过问，当国内其他高校对相关专业相继归并或撤销的时候，西工大宇航工程专业得以幸免，并发展壮大为今天的西工大航天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航天大发展时代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为国家航天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西工大航空、航天、航海的“三航”特色基石也由此奠定。西工大成为国内高校中唯一的航天专业自开办以来没有中断过的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国家航天和国防事业的栋梁之材。同时，由陈士橹主持和指导的西工大飞行力学专业一直处在国内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方向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学科评估，西工大飞行力学学科在全国27个相关学科的综合考评中获得总分第一。
在陈士橹自始至终的关怀下，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他一手创建的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已发展成为中国四大航天学院之一。目前，学院已为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培养了7000多名高级技术人才，完成了国家、部委及国防单位大量的科研任务。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建成了包括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在内的8个不同规模的实验室以及5个硕士点、3个博士点和2个跨学科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陈士橹院士先进事迹
陈士橹，男，1920年9月出生，浙江东阳人，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航天学院名誉院长。2016年4月24日，在我国首个“航天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
　　陈士橹同志是我国航天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他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坚守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诠释了怎样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对党忠诚、胸怀祖国、心系航天、严谨治学，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严以律己，用毕生精力为我国航天事业开拓创新、勇攀高峰，为祖国强大拼搏奉献、鞠躬尽瘁。入党60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深情厚爱。
　　一生对党忠诚，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陈士橹1920年9月24日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抗战时期，他耳闻目睹了日寇飞机轰炸的残酷，放弃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在“航空救国”思想的主导下，坚定选择了报考航空类专业。在报国热忱的驱使下，陈士橹发奋读书，1945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并先后执教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航空学院。
　　1956年3月，陈士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道：“……在科研道路上做出一份成绩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他一生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上世纪50年代，为加快建设步伐，培养急需人才，陈士橹被国家派遣到前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在航空报国志向的激励下，他废寝忘食、埋头苦读，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学业，成为第一位在莫斯科航空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随后，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放弃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跟随西迁的华东航空学院义无反顾地奔赴大西北，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北工业大学，从此扎根西部，将全部智慧和热情献给了他毕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化为对航天事业的执着追求。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还指导最后一名博士生以优秀等级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
　　一生严以律己，始终坚持党员标准
　　陈士橹严以修身，慎独慎微，带头讲原则守规矩，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只有大我，没有小我”的人生格言，始终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当选院士后，学科组打算为他装修办公室，陈士橹坚持不要单间并强调“最好都弄成实验室”，并始终与学科组负责人共用同一间办公室。在他从教55周年暨80寿辰之际，学校和学院精心策划了庆祝活动，他闻讯后坚决要求取消，并婉言谢绝在校园里悬挂祝贺横幅。按照国家规定，院士乘飞机可以坐头等舱，但陈士橹在86岁高龄参加工程院的院士大会和学术活动时，仍然不要子女或学生陪同，机票必须订经济舱，并且要挑折扣最低的，哪怕时间太早或者太晚也毫不在意。多年来，陈士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每学期开学亲自到学院签字报到，从不让人代替，这样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年逾九旬卧床养病的时候。入党60年，陈士橹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时时讲党性，处处守纪律，在他的眼里，只有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需求，没有一丝半点个人利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首批宇航工程系开创不久，就遭遇了专业“撤并风”，陈士橹深刻洞悉宇航专业作为尖端国防专业的极端重要性，深知航天专业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他以一个战略家的胸襟和责任担当，敢于坚持真理，顶着巨大压力，坚决反对“撤并”，奔走呼吁力保宇航专业，最终为我国航天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保留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陈士橹干事创业踏实，为人处世朴实，面对困境和压力不迎合、不妥协、不退让，始终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襟怀担当，无私无畏，敢于动真碰硬，以“一身忧国心、千古敢言气”的担当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
　　一生爱岗敬业，始终坚守航天事业
　　陈士橹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严谨治学、潜心育人，长期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60多岁坚持给本科生上课，90多岁还亲自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学生提交的研究报告或论文中每一个公式他都要仔细推导，每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都要认真修改。他对学生关爱有加，弟子感慨：“老师对我们的爱，就像父亲一样！”他以崇高的师德风范影响了一代代学子，培养出我国第一位飞行力学博士和博士后。学生中的大多数已经成长为国家973、863专家，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领域的栋梁。陈士橹目光敏锐、敢于创新，始终紧跟国内外导弹与航天技术前沿开展科学研究。他较早地创建了我国飞行力学学科，致力于弹性飞行器飞行动力学与控制的研究，建立并完善了一批新的理论和方法，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年逾七旬，他仍然瞄准学科国际前沿，带领科研团队围绕空间飞行器多个方向进行攻关，进一步推进了大型捆绑运载火箭动力学与故障仿真、飞行器总体优化设计等项目研究。直至耄耋之年，他总是不愿意去医院看病，家人说“你是公费医疗”，他却说：“公费医疗也是花国家的钱，如果一定要去，能不能把我的眼睛和耳朵治一下，治好了我还能多看些资料，多做些研究，多指导几个学生。”陈士橹为我国航天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原航空航天部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有突出贡献专家”“优秀研究生导师”等一系列称号。
　　一生勤勉质朴，始终保持优良家风
　　陈士橹在生活中为人谦和，待人真诚，克勤克俭，他的言行给家人、学生和身边工作人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陈士橹全家在西安生活无十余年，先后搬过三次家，但许多从南京带来的旧家具至今仍在家中，只要还能用就绝不会扔掉，甚至子女乔迁新居淘汰下来的旧家具，陈士橹夫妇也会坚持要求搬到自己那里。虽然对自己节俭苛刻，但陈士橹对别人却十分慷慨。每当他人有需要时，无论是校内的困难家庭，还是故乡浙江东阳老家的群众，他都会解囊相助。知道弥留之际，他依然深切关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倾力支持西工大的“双一流”建设，专门交代子女把毕生的积蓄捐赠给了学校和自己奉献一生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他的好家风也传给了子女，陈士橹去世后学校设立追思堂，家属遵照其遗愿，不要学校承担任何费用，也不向学校提出任何额外要求。陈士橹夫妇强烈的事业追求、良好的道德情操和朴素的生活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全家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家庭勤奋好学、勇于钻研、积极进取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士橹的一生以突出的业绩、高尚的品格、无私的情怀，践行了航天报国的崇高志向，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无比忠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人民的深挚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陈士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
2016年4月24日，升国旗、奏国歌，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此刻，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噏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谢世前一个月，他将毕生的积蓄馈赠学校，反哺自己奉献一生的教育与科研事业。
谢世前几天，他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曾志峰以论文盲评及答辩全优，圆满完成学业，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起于累土，披荆斩棘
1945年，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早年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扎根于西北工业大学。
1956年，他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师从航空界著名的“大人物”奥斯托斯拉夫斯基教授，仅用两年时间便获得了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成为在该校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苏联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并在设计单位得到应用。他利用优越的环境条件，对当时苏联及世界发达国家高度保密的导弹技术、航天器运载技术等做了大量的观察与积累。
1959年，陈士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该系开设了导弹设计、火箭发动机、飞行器控制与导航、飞行力学4个专业，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使宇航工程系发展壮大，最终形成航天学院，使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航空、航天、航海三大特色的重要一翼。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导弹设计、研制工作刚刚起步，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内外可借鉴的资料极为稀缺，工程技术力量也十分单薄。陈士橹主动与航天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地处北京的中国航天一院、二院、三院和五院，地处西安的航天四院等研究院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频繁的科研项目合作，陈士橹既为这些单位解决了工程实际问题，又与这些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其时，陈士橹深受著名的火箭专家、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的青睐和赏识，被点名请到五院担任咨询专家。
1963年，因上级主管部门的变动，西工大的宇航工程系诞生不久就面临着被“撤并”的严酷现实。这股突如其来的“撤并”风使得西工大及其同类航空高校都面临着一次学科专业上的重新“洗牌”。
“搞航天学科要在航空上再上一步，很不容易，随便撤掉实在可惜！”亲手创建并领导着宇航工程系，又亲历过教学实践、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陈士橹坚定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航天肯定不行！”
在宇航专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向温文儒雅的陈士橹却坚守自己的主张，为保留宇航工程系奔走呼吁，甚至“拍案而起”。
西工大第一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武斌，曾亲眼见证了陈士橹为保留宇航工程系所付出的努力。他回忆说：“陈老师平时在朋友和同事中的印象一直是非常和善的，但是那次却例外，他特别激动。‘八系（宇航工程系）是我国航天事业，尤其是导弹事业的重要支柱力量。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要保障，撤了八系，导弹事业将蒙受巨大损失。如果一定要撤八系，我就只好卸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国防科委有关领导及钱学森的关心、支持下，在陈士橹的执著和坚持下，最终保住了西工大宇航工程系。该系成为全国航空院校中唯一没有被“撤并”的宇航院系。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培养的大批骨干教师，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航天大发展时代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所培养的毕业生成为国家航天和国防事业的顶梁柱。
从筹建宇航工程系到卸任，陈士橹连续在系主任岗位上工作了24个春秋。为铭记陈士橹为创建宇航工程系做出的贡献，学校任命他担任航天学院名誉院长。他是西工大第一个被任命为名誉院长的人。
在陈士橹自始至终的关怀下，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他一手创建的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已发展成为中国四大航天学院之一。目前，学院已为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培养7000多名高级技术人才，完成了国家、部委及国防单位大量的科研任务。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在航天科技领域，飞行力学从某种角度讲是一门为导弹和航天器提供最优控制和最佳轨迹的学科。
早在20世纪60年代，陈士橹就对飞行力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那时，液体晃动及气动弹性是导弹和航天器的关键技术，也是阻碍我国航天器发展的“拦路虎”。陈士橹把自己研究的非定常气动力、气动弹性与控制、液体晃动等理论成果成功地应用到工程型号中，被认为是“我国航天技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之一”，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混乱年代，陈士橹没有停止对科学的追求，依然密切注视着国际上飞行力学学科发展的前沿。70年代初，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接触到50-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代控制理论，敏锐地洞察到这门新兴学科对于飞行力学蕴含的重大意义，由此他较早提出了把现代控制理论的方法应用于飞行力学，以及利用最优过程理论、极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方法研究最优弹道的思想。
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先进的仿真手段。早在70年代后期，陈士橹就认为，计算机速度与存贮量的提高，将使得许多飞行试验可由飞行力学的计算机仿真先行，并将成为航天器设计中重要的、经济的、安全的手段。由此提出并在西工大建立了飞行力学仿真实验室。
近一二十年来，陈士橹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把主动控制技术、鲁棒控制理论、容错控制理论、变结构控制及多学科优化技术等应用于飞行力学研究之中，着重在弹性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弹性飞行器飞行动力学”科研项目荣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逾九旬的陈士橹，依然深切关注航天事业和学校的发展建设，对学问孜孜以求，每日坚持工作，查阅最新文献资料，指导学生钻研新的专业研究领域。他要求博士生要紧紧跟踪航天发展的前沿动向，围绕意义重大的应用需求来开展研究工作。当学生研究方向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总能花很多精力一遍一遍耐心地分析未来专业发展方向，指明具体工作开展的可能途径。
他主持和指导的西工大飞行力学专业，一直处在国内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方向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他先后与美、德、俄、日等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1994年，他以在飞行力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当选为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成为美国宇航学会副资深委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橹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橹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二院总设计师于本水认为，“陈士橹院士在中国的飞行力学界独树一帜。弹性体和飞行力学都有人在研究，但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国内他是最早开始的，成果也最丰富，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很好的领域。”他幽默地说：“陈士橹先生就像老母鸡，抱了那么一大窝，现在查找文献的时候，他和他弟子的文章最多。”
1992年，他的第八位博士祝小平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那时，“深圳速度”、“市场经济”等名词正像热风一样吹拂着中国内陆。祝小平在深圳很快寻找到了发展的机会。陈士橹闻讯后，却多次打电话劝说祝小平，“你现在想赚钱的想法是短见，到高校或者搞科研才是长久的发展之计，希望你从长远考虑，不要短视。”
陈士橹的执着与真诚、睿智与远见最终打动了祝小平，他听从了导师的意见，毅然辞去深圳待遇不菲的工作，决定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深造。现任西工大无人机所总工程师的祝小平，在某高端无人机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受到国务院及中央军委的联合表彰。
首批博士生熊笑非从导师身上不仅学到了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获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深受先生高尚师德的熏陶。“陈老师是一位非常和善、厚爱有加的导师，在做人做事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美德体现的非常完美的一个人，是一位用自己的身教影响学生一辈子的导师。”
“没想到，毕业成绩成了本人给吾师一个谈不上礼物的礼物。”曾志峰，陈士橹最后的一位博士，在陈士橹院士去世前几天才刚刚以“全优”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闻悉噩耗，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每次去家里看望先生，他总是嘱咐学生吃水果，临别时又总是送至电梯口，颤巍着身板，朝学生挥手……”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曾志峰的记忆里。
在2016年4月27日西工大召开的追思会上，祝小平教授几度落泪。他始终感念1992年自己博士毕业后听从了恩师的建议，留在西工大从事无人机研究。“没有先生的教诲和引路，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先生对待自己的学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橹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